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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隐士文学比较
——以陶渊明《饮酒》《归去来兮》与吉田兼好《徒然草》为中心

王子昊

（香港理工大学工程学院，香港 999077）

摘要：陶渊明与吉田兼好是中日古典文学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作品以其清新脱俗的风格倍受人们喜爱。陶吉两人所处的时代虽

然相隔九百余年，社会生活同样充满艰辛苦楚，为了寻求心灵的宁静，他们在笔墨文字间追寻自然，抒发心性，其心中志趣跃然纸上。

现今对两者个人研究论作汗牛充栋，但对其进行比较研究的文作极为罕至。本论通过对两者代表性诗歌的鉴赏与品析，回溯千年大师们

诗歌澄净之美，品味东亚古典诗歌之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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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古典文学史上，陶渊明与吉田兼好两人的文学作品都

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各自独

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他们行文简洁质朴，诗文充满了对复

归于朴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怜惜。字里行间流淌着隐士的气和

哲思观点。文章质朴，影响却非同一般。“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

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吉田兼好平生只有一部作品《徒然草》，风格类似《枕草子》，

是日本隐士文学的滥觞与元典。陶渊明与吉田兼好两者诗歌同中

有异，异中有同。

陶渊明（约 365 ～ 427 年）田园风格的诗歌最具有艺术魅力，

与其说是他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归隐后自由自在生活

的心灵欢歌。荒寂的乡野被陶渊明用诗歌刻画为人人向往的圣地，

逃避纷繁复杂世界一处世外桃源。对陶渊明的评价，后世学者众

说纷纭，有的将陶渊明定位于司马王朝的忠臣，有的言之确凿地

将其描绘为人民的肖子，有人则与此观点截然相反，“陶渊明显

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或社会诗人，他所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

意义，而不是某朝某代的兴衰；……并没有‘大庇天下寒士’那

种社会抱负，他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该诗为陶渊明《饮酒》系列诗歌中的第五首，诗中无酒，题

名却为酒。“自称‘性嗜酒’的陶渊明，把酒抬高到了和自己生

命同等的地位：‘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生前他以‘家贫

不能常得酒’而遗憾，还断言自己死后也会因在世时‘饮酒不得

足’而抱恨。”陶渊明《饮酒》系列诗歌第五首中的“采菊南山下，

悠然见南山”最脍炙人口，抒发了诗人归至田园，饮酒微醺之后，

抒发“举杯解尽愁忧去，换取一生清梦眠”之心绪。

《饮酒》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

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

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饮酒》组诗序言出了作者题名为酒之缘由，“闲居寡欢”“无

夕不饮”“数句自娱”“以为欢笑”，寥寥几句，却是道尽了诗

人的心境，乃至梦境。四时昼夕交替，四季荣枯迁移，其母两年

前“内寝”，又逢桓玄谋划篡位。自然之交替，家族之荣枯，时

局之动荡，“《饮酒》二十首，据序亦是杂诗，直书胸臆，直书

即事，乃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饮酒也。”（清方东树，《昭昧詹言》）

魏晋时期，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脱离了“朝闻道，夕可死矣”“志

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之“志”气。“仁”与“道”

受到怀疑。在这低迷昏暗的背景中，陶渊明没有选择“安食公田

数顷”而去“种豆南山”，以“和谐静穆”的诗文将晦暗的人生

引入“澄明之美”。陶渊明的诗歌以清新自然、明快流畅为主要

特点，他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自

己高洁的品性和人格。在陶渊明的诗歌中，语言的简洁和意境的

淡远最具有澄净之美。陶氏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用心赏析，与自然

景物心意相通，泛情于景，借景抒情。借助自然的力量来洗涤自

己内心的烦恼和忧愁，从而达到了心灵的宁静和自由。陶渊明之

“志”在于“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之“道”在于“洒落悠然

又尽性至命”，其诗文便是这种生命境界的完美表现。

吉田兼好所生年代（1283 ～ 1350）正处于日本镰仓末期至南

北朝初期，此时教礼崩塌，平安贵族文化的价值观根本动摇，新

兴武士分庭抗礼，连年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社会状况雪上加

霜。兼好三十岁时遁世出家，远离喧嚣，隐遁山野。归隐后的兼

好云游四方，一生仅著《徒然草》，全书分为 243 段。它凝视世间，

妙语佛谛。

《徒然草》序

终日闲暇无所事事，面对砚墨，过往琐事不断在心中涌现，

随笔写下，自己甚觉愚昧癫狂。

下层贵族出生的吉田兼好丰富的人生阅历，悠然的性情加之

博学通达，使得笔下文章趣味渊深，言简明达又能尽兴。

无论何时，望见明月便令人意快。或云：“无物比月更美。”

又一人与之争曰：“露更有味。”其事殊有趣。其实随时随地无

有一物不美妙也。

《徒然草》第九段〈自然之美〉撰写之时，恰逢兼好四十有八，

这恰是对人生理解最为深刻与了然之时。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兼好

以清风朗月之心情，以爱人爱物慈悲之性情，畅快书写了大自然

给自身带来的愉悦。作者抒发的是自身真实情感，读者感受的是

远离喧嚣，自然宁静之清风扑面而至的愉悦。吉田兼好的诗歌以

细腻、含蓄为主要特点，他的诗歌中通过对自然和人物的细致描绘，

表达了对生命和道德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自己淡泊名利、超脱

世俗的品性。在吉田兼好的诗歌中，语言的婉约和意境的幽远是

其最具有澄净之美的体现。他通过细腻的描绘来表现自然和人物



242 Vol. 6 No. 04 2024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文化

的神韵，借助自然的宁静来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自由。

陶渊明《饮酒》诗序中“闲”“寡”“饮”“欢”，意味着

其生活闲暇，饮酒曛酣，至出世忘我之境“悠然见南山”，甚为欢乐。

吉田兼好与其相似之处，也是生活闲暇，无聊寂寞。陶渊明是酒

酣之际，朦胧之间撰作，诗作中有所幻想、期盼与投射，兼好则

是往日琐事不由自主涌上心头，随笔写下二百四十三段，每段无

题名，却紧紧扣住一个话题。后来的中文译者翻译时倾向于将每

段标以题名，如“忧患”“长生”“女色”“独居”“秋月”“读

书”等等之类。中陶吉两者诗〈序〉中均言明自己撰写的缘由，

兼好认为自己此举，既愚昧又癫狂。陶渊明则喻之为生活之凑兴。

兼好的诗文闪烁着古老辩证的思想光芒，以沧桑之心发禅悟之语，

静谧而超脱。两者行文均真实、风趣、质朴，汰尽浮夸虚妄，于

不拘一格间尽显灵韵，看似随意而为，实则精心撰作，留给后人

无穷的怀想和思索。《归去来兮》是一首描绘陶渊明辞官归隐、

重返田园生活的长篇抒情诗。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

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

言兮焉求？……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曷不委心任

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陶渊明运用了生动描绘和细腻心理描写，将情感和思想完美

地融合在一起。同时，他也运用了大量的象征和比喻手法，将抽

象的情感和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和语言，使得整首诗充满了诗

意和想象力。以上《归去来兮》的选段中“惆怅”“独悲”“翳翳”“孤

松”“息交”“相违”“行休”“遑遑”这些词句可感受到作者

出世归隐的寂寥之态，但从另一视角来看，却是由心境与情绪这

一小入口，表现的是对文字娴熟的玩味以及“对生命的深度体验，

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微透悟，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给散

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生活引入澄明，达到一种人

生的化境——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

第四十四段

秋野上草木繁茂，尽情生长。露珠流动，虫声如泣；庭中水

音潺潺，浮云飘动仿佛越过京都，月之阴晴更是难定。

“幽玄”美学思想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幽

玄”强调内在的、隐蔽的、深层次的美，这种美难以用言语直接表达，

需要借助暗示、隐喻等手法来传达；“幽玄”追求静谧、淡雅、

朦胧的美感，这种美感超越了世俗的喧嚣和浮躁，达到了心灵的

净化和升华；“幽玄”强调艺术的韵味和余韵，要求作品具有深

远的意境和感染力。《徒然草》第四十四段先是描写了秋天的景致，

采用拟人的手法“尽情生长”“虫声如泣”，秋草、露水、虫声、

庭院、潺水、浮云勾画出深邃、静谧、幽深的画面。之后，言语一转，

“京都，月之阴晴更是难定”，京都是日本的古都，荣华富贵，

杀戮无常，文中通过“月之阴晴”的象征意义，言说着历来种种

古老的故事，让读者浮想联翩。这种幽玄的表达方式在《徒然草》

中枚不胜数。陶渊明之“志”与吉好兼田之“幽玄”反映的是两

种不同的文学情态及作者人生的审美志趣。无所谓高矮低下，却

是各显风情。

《饮酒》第五首诗歌诗以情为主，融情入景，写出了诗人归

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信步走到‘我’

农舍菜园子东边篱笆处，朵朵金色花蕊的雏菊迎着暖暖的日光在

轻风中摇曳，弯腰采下一朵之际，不经意间猛然看到远处蔚蓝天

空之下南山，如此的幽静、闲暇、寂然、恬淡。”诗人对该番场

景的品位正是契合了吉好兼田的“远离人居、水草清佳之地，独

自逍遥，可谓最大之悦乐。”[ 吉田兼好著，周作人译，《徒然草》（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页 279。] 素净的花、湛蓝的天空、

碧绿的青草、透彻的水面，无一不映衬在作者纯粹的心镜之间，

借助诗句又反射到读者眼中，一回回烫平了读者褶皱的心。两位

诗人的秀作虽是千年间的回应，传递的澄净之美，却温暖了人心，

与之后的世间添加了光与热、美好与温度。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

以往的赏析过于强调诗人的归隐之愤之郁，“诗人以‘羁鸟’、‘池鱼’

比喻自己误入尘网，不幸受到世俗的羁绊，表达了诗人从对官场

生活的强烈厌倦”，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田园情趣美。兼好在〈爱

生物〉这一节中再次诠释了这种自然之爱，以己换彼的博爱之情。

“禁走兽于槛中，加以锁系；剪飞禽之羽翼，闭诸樊笼”，面对

这一残忍之举，“有情之人岂忍以此为乐”。进言之，兼好对中

国古典文学熟练通达，或许他领会并翻写了陶氏之言，或许是有

爱之士的不谋而合。两者均反映出东亚文化的博雅精神，爱人爱

物爱己。迎合了东亚儒家古典文化中的“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

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朱熹，《仁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然则人在世间，又岂能无情”。（老子，《道德经》）

从诗歌的澄净之美这一视角来看，陶渊明和吉田兼好的诗歌

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陶渊明的诗歌更加直接、明快，通过简练

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追求一种朴素、自然的

澄净之美。而吉田兼好的诗歌则更加细腻、含蓄，通过细致的描

绘来表现自己对生命和道德的感受，追求一种淡泊、幽远的澄净

之美。陶渊明之隐逸带有归泊乡土的澄净色调，也有兼济天下的

宏大格局，兼好的寂然则是充满超凡脱俗色彩的澄净、细腻与温婉。

这些特征的形成与中日文化的迥异不无关系。中国人从古至今，

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离江湖之远，均有济世救人的社会人文关怀

情怀。兼好的“隐”多受禅宗的影响，充满幽玄空寂色彩，善于

体会外物之情，或移情于外物，自然与“我”融为一体，非草木

却又具有“草木之心”。进言之，前者为身隐，后者为身心皆隐。

作为东亚诗人，陶渊明与吉田兼好的诗歌均体现出东方文学的大

气澄静、细腻温婉、真诚质朴的共同审美情趣。正是“润物细无声”

的东方澄静的审美情趣的指引，东方古典文学不时闪现出平俗易

懂、亲和清澈的风雅色彩。陶渊明与吉田兼好闲淡的诗歌情趣中

杂糅着各家精髓，予人豁达与积极之感。以积极的心态品尝生之

趣味，从无常的变迁中审阅生命，感觉澄净美的存在。两者诗歌

澄净之美极像一束煌煌之光，照亮后人惶惶之内心世界，透过两

者之秀作，澄明数百年来亿万读者的万千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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